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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哪吒”动画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反思*

谢    谷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在中国社会持续的发展和变革之下，哪吒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形象被不断

地诠释和重构。在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哪吒形象深深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其命

运被“天命”与“劫数”所支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哪吒形象从《封神演义》中的跋扈少

年转变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中追求正义的英雄少年，原著中的天命劫数、因果报应等消极

色彩被逐渐淡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动画产业的市场化转型、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主流

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下，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及其续集《哪吒之魔童闹海》陆续上映，

“哪吒”实现了更具当代性的符号重构，一个敢于反抗命运、突破偏见的“丑哪吒”动画形象

得以生成。作为一个具有反思性意味的符号，“丑哪吒”形象映射了当代个体面对不确定性时

的普遍焦虑以及追求个性与自我表达时遭遇的普遍性困境；超越了“美即善、丑即恶”的二

元对立，以独特的东方美学打破单一审美标准的垄断格局；重塑了“哪吒”符号的现代价值，

这种价值重塑不仅体现在哪吒形象视觉创新及其衍生的商业价值中，更彰显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上，展现了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全新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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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简称为

《哪吒1》）续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为

《哪吒2》）自上映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影史首

部百亿元票房影片。在这部动画电影中，哪吒

的角色形象相较于以往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传统哪吒形象多呈现为“灵珠转世”的正义神

童，而这部电影则通过“魔丸”设定将其塑造为

“黑眼圈、鲨鱼齿、颓废姿态”的“丑哪吒”，打

破了古典美学对英雄的完美化想象。实际上，自

《哪吒1》上映以来，哪吒形象曾受到多方质疑

与批判，因其“烟熏妆”“鲨鱼牙”等，被网友戏

称为史上“最丑哪吒”。[1]但影片上映后，“丑哪

吒”形象深受观众喜爱，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

遍认为，“丑哪吒”形象是对传统哪吒形象的一

种颠覆和创新。孙佳山从“丑哪吒”形象转变的

逻辑、双雄结构的叙事类型和传达的价值观展

开分析，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一形象产生的原

因。[2]陈坤从动画形象设计的角度，从叙事、生

产模式和技术三重维度分析了“丑哪吒”动画

形象转变的原因。[3]虽然学者们对“丑哪吒”形

象与传统哪吒形象的角色特征和性格等方面的



“丑哪吒”动画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反思 ·151·第5期

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但是对于这种转变背后

的原因和意义分析不足。实际上，作为数字媒介

时代神话叙事的典型案例，“丑哪吒”形象的诞

生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必然产物。就“哪吒”这一文化符号的所指

而言，通过解构“灵珠转世”的既定叙事，影片

完成了从神圣化到世俗化的符号转译，契合社

会结构变迁与文化转型，体现了对当代青年文

化诉求的积极回应。从文化传播维度审视，“哪

吒”IP的跨媒介叙事实践，体现了现代科技与

神话元素的融合，当神话人物突破纸质文本的

物理局限，在三维动画中完成动态演绎时，其文

化内涵已获得数字时代的阐释空间，重塑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哪吒”的出海更是有

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一、“丑哪吒”形象的生成轨迹：
从制度挑战者到自我救赎者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591)要理

解“丑哪吒”形象的生成，必须从历史的角度

出发，从每一个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出发。经

典“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

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或

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

行为的文化-道德与政治力量”[5]( P 2 49)。从《封

神演义》中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叛逆者，到1979

年《哪吒闹海》中追求正义的少年英雄，再到

《哪吒》中追求个性的自我救赎者，哪吒的故

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编码”与“解码”[6](P346)过

程，这3个经典作品中哪吒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

与社会经济基础、文化矛盾及意识形态的变迁

紧密相连。

（一）宗法秩序下的反叛叙事：制度挑战者

宋代以来，哪吒的故事不断在民间流传演

变，最终在明代《封神演义》作者的创作下，形

成了为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在明代神魔小说《封

神演义》中，哪吒是一个面如敷粉、身长六尺的

七岁少年。作为阐教至宝“灵珠子”转世，哪吒

的出身被赋予神圣性。小说中，他打死龙王三太

子、追杀李靖等无视权威的行为，既展现了孩

童的任性，又带有神性的跋扈。

这一时期的哪吒形象，深深打上了封建社

会的烙印，其形象和行为逻辑仍具 有浓郁的

宗教色彩，哪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天命”与

“劫数”所支配。在小说《封神演义》的人物身

份设定上，哪吒是陈塘关总兵李靖与殷夫人的

第三子，“灵珠子”化身，是太乙真人的弟子，这

种设定使他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天命色彩，

行为逻辑受制于阐教的天道秩序。哪吒的成长

与行动几乎完全由师父操控，他的法宝乾坤圈、

混天绫、风火轮等和莲花化身均由太乙真人赐

予，象征其作为阐教工具的被动性。[7](P77-88)就人

物的行为而言，哪吒面对夜叉精、敖丙和龙王

等非人类时，丝毫不胆怯，甚至对他们动辄打

杀，展现出一个暴力和自我的形象。哪吒的暴力

行为不仅是个人性格的体现，更是其“成神”的

必经之路。在“成神”的过程中，哪吒通过杀戮

与重生，逐渐失去七情六欲，最终完成了从凡

人到“完美”的神将的蜕变，这种蜕变本质上是

将个体反抗消解为天道实现的必要环节。该形

象的建构体现出宗教叙事的核心机制，即历史

和人物的命运是天数安排定的，所有的人物都

是天命预定的棋谱上的一枚棋子，所有主体性

实践最终都指向对超验秩序的确认。

而哪吒的反叛叙事在“剔骨还肉”的故事

中达到了高潮，反映了明代社会对宗法制度的

反思。明代商业化的社会生活开始脱离传统礼

教控制，这与哪吒大逆不道的形象相贴合。在

《封神演义》中哪吒主动挑起矛盾，打死了巡海

夜叉，又打死了龙王三太子敖丙，老龙王敖光

欲上天宫告哪吒杀子之罪。李靖得知此事后，

认为这是哪吒惹下的灭门之祸，为保护家族威

逼哪吒认罪自裁。面对父亲李靖的威逼与宗法

制度的压迫，哪吒以极端的方式——剔骨还父、

割肉还母——断绝了与家族的血缘关系。在哪

吒死后，李靖仍然对他的魂魄进行无理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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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他的庙宇。这使哪吒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当

他得到莲花化身之后，断然采取了下山报仇的

举动。这时，哪吒已完全不把李靖当作自己的父

亲，而是把他看作冤家对头，一定要捉住李靖，

“报一鞭之恨”。在封建社会，哪吒的这种行

为被看成是忤逆乱伦的。哪吒故事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批判了“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

的封建道德原则，既是对父权的反抗，也是对

封建孝道的讽刺。然而，哪吒的反抗并未彻底

成功，而是在燃灯道人的玲珑塔威压下被迫屈

服，最终只能向李靖认罪。这一结局揭示了封建

宗法制度的强大与顽固，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

宗法伦理观念的批判，但是又无法完全突破其

束缚，暴露出明代社会意识中进步性与保守性

的复杂交织。

（二）改革浪潮中的英雄叙事：正义殉道者

新中国成立后，哪吒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

代内涵，原著中的天命劫数、因果报应等消极

色 彩逐渐淡化，神话故事的色 彩则被保留下

来。最具代表性的是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制作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动画电影的呈

现方式使哪吒的形象更加生动，电影中的哪吒

是一个双丸子头、丹凤眼、俊美秀气、极具亲和

力的娃娃神形象，融入了敦煌壁画与民间版画

的元素。与原著《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跋扈形象

不同，影片中哪吒是一个生性善良、反抗压迫、

追求正义的英雄少年。

《哪吒闹海》中哪吒的少年英雄形象，契合

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变革、追求正义的心

理。这部1979年的动画电影是在“思想刚刚有

点解放、‘四人帮’的影响还未完全肃清的情况

下，为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上美术电影工作者的

一份礼物”[8]。相较于明代《封神演义》，1979

年的《哪吒闹海》在故事情节上做出了明显的

改动。影片中本应该守护人间的天官龙王却要

以人间孩童为食，这使得哪吒大闹东海的行为

从原本顽皮惹祸变为救人心切的正义之举。如

此一来，电影将龙王、夜叉精和敖丙塑造成哪

吒的对立面，呈现出鲜明的正邪对抗。哪吒与

龙王的抗争超越了个人恩怨，表现为一种正义

的抗争，真实目的在于拯救陈塘关百姓，体现了

“以全城人民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9]。最

终，哪吒凭借其强大的法力和武艺击败了为祸

人间的龙王，成为陈塘关的救世英雄，展现了个

人英雄主义与集体利益的高度统一。可见，“这

个时期的善恶观是十分清晰的，是以民众利益

或者说集体利益为判别标准的”[10]。故事的结

局不仅承继了正义战胜邪恶这一传统主题，更

是具象化地展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如何通过

协同性的斗争得以统一，深刻呼应了时代精神

对集体行动效能与价值共识的吁求。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思想解放为肇始，

这一结 构性变革深刻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

形态，《哪吒闹海》完成了对解放思想时代浪

潮的影像转译。影片通过哪吒与李靖的父子关

系叙事，呈现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个体情感的规

训，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透过对父权的祛魅得

以彰显。创作者在进行动画改编时有意弱化父

子之间的对抗关系，将李靖塑造为怯懦守旧的

封建家长形象。这一角色既承袭了封建父权制

度的符号特征，又通过软弱形象暗含对宗法伦

理的批判。而哪吒形象虽然被设定为对父权表

现出强烈质疑的叛逆主体，却始终受制于时代

伦理的隐性约束。这种矛盾性在自刎场景达到

悲剧性顶点，当哪吒与龙王展开终极对抗时，

他无法完全割舍与父亲的情感羁绊，选择以肉

身毁灭完成对陈塘关百姓的守护承诺，最终在

伦理撕裂中以极端方式实现了对父权的象征性

妥协与孝道伦理的自我献祭。哪吒被塑造为兼

具抗争意志与牺牲宿命的“正义殉道者”，成

为新时期的“文化英雄”[11](P49)，这一文化符号

既彰显出反强权、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又折射

出历史转型期个体主体性觉醒的复杂面向。总

之，创作者对《封神演义》中所涉及的李靖与

哪吒的传统父子关系进行了艺术重构，通过将

哪吒转译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表征，影片深

刻映照出社会巨变中个体的精神挣扎与价值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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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化时代的成长叙事：自我救赎者

在以“复兴”为主题的新时代语境下，国产

动画创作不断地适应着快速变迁的社会文化

环境。在三维动画制作技术的赋能下，动画电影

《哪吒》对哪吒形象进行了极具颠覆性的当代

重构，在凸显其主体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增加了

喜剧性表达策略。影片融入了漫画与游戏的元

素，塑造了一个鲨鱼齿、黑眼圈、双手插兜、步

履不羁的“丑哪吒”形象，而变身“魔丸”后的

哪吒则被赋予英气十足的少年气质，拥有健硕

的体魄与如火焰般怒竖的发型。

影片《哪吒》塑造了一个融合现代意识与反

叛特质的英雄形象，深刻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

追求个性解放、挑战传统的精神诉求。《哪吒》

系列动画影片解构了封建压迫和阶级斗争的简

单正邪二元对立的叙事，哪吒的反抗对象不再

是具体人物，而是抽象化为更具形而上色彩的

“命运”本身。相较于传统“灵珠子”转世的正

面设定，哪吒被重构为“混元珠”中“魔丸”转

世的暗黑形象，其桀骜不驯的外在表征使其长

期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妖怪”。然而，哪吒内心

深处对亲情和友情的珍视，以及对正义的执着

信念，驱使他持续地与“魔丸”的魔性本质进行

抗争，最终在颠覆世俗偏见的同时实现对自我

价值的确认。而与之相对的，是龙王的儿子敖

丙，承载了“灵珠”的纯净与希望，但却囿于妖

龙身份被家族委以复兴重任，差点入魔而放弃

灵珠之纯净，但被哪吒反抗命运的坚定信念所

感化，最终选择与哪吒共同对抗天命。影片尤

为深刻地描绘了哪吒与敖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

“双生”关系，敖丙的善良与哪吒的挣扎，形成

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与命运抗争，最终克服

内心恐惧与自我怀疑，凸显了影片“逆天改命”

的核心精神意旨。他们之间的互动，既是一场对

自我的探索与超越，也是对人性中的善恶、选择

与命运这些主题的深刻探讨。“我命由我不由

天！”“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

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人

类对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与宣言。

此外，影片重构了原著中“剔骨还肉”的情

节，李靖与哪吒之间不再呈现为对抗性关系，

更契合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即使哪吒是

注定带来灾祸的“魔童”，李靖夫妇仍展现出对

哪吒深沉而无条件的爱，为哪吒的成长提供了

情感上的依托，正是依托于这份坚实的情感联

结，哪吒得以重塑肉身，最终突破宿命论的禁

锢。李靖夫妇对哪吒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深刻

映射了现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包容性支持。

相比之下，龙王长期遭受天庭的压制与禁锢，由

此滋生了强烈的家族怨愤和复兴的期望，并且

将这种怨愤和期望强加于敖丙身上，赋予其复

兴龙族的重任，致使敖丙陷入身份认同的矛盾

与挣扎之中。敖丙在结识哪吒后，其主体意识

开始觉醒，龙王也因此意识到其基于父亲角色

的权威和自身经验为敖丙铺设人生道路的做法

限制了敖丙的主体性发展，他最终选择鼓励敖

丙挣脱既定轨迹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一

关键性的父权让渡使敖丙从家族束缚中解脱出

来，促进其从被家族命运操控的“工具”蜕变为

独立自主的个体。纵观两人的成长轨迹，哪吒

在亲情的支持下突破“魔丸”命运的禁锢，敖丙

在友情的力量中挣脱被强加的家族使命，两人

最终都超越了外界的定义与束缚，掌握了自身

命运的主宰权，深刻呼应了现代社会对个体价

值实现的重视。

二、“丑哪吒”形象的生成原因：
经济、技术与价值观的融合

哪吒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

与经济、技术和价值观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不同时代动画作品中哪

吒成长故事的叙事差异，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个

人主观艺术观念。“动画电影是一种文化活动，

对动画创作的根本性解释需要从生产的时代语

境中探索答案。”[12]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

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在文化发展的

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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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文化现象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

框架，为我们分析“丑哪吒”的诞生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持。

（一）动画产业市场化转型对“丑哪吒”形

象塑造的影响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3] ( P15 )，要理解社会变

迁和历史发展，必然要求从经济基础的分析出

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市场化转型，这一

转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更深刻重塑

了社会生产关系。在此背景下，文化产品作为一

种兼具艺术属性与商业潜力的特殊存在，其创

作、传播与消费过程均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

逻辑的深刻影响。

市场逻辑向文化生产场域的深度渗透，已

然深刻重构了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取

向，这种转型带来的竞争压力与创新动能，迫

使创作主体将受众期待置于生产逻辑的核心位

置。创作者不得不主动调整表达策略，在满足

市场诉求与吸引受众的过程中，试图建构经济

效益与艺术价值平衡的生产模式。《哪吒闹海》

创作者基于市场语境的创造性转化需求，将哪

吒从中国传统神话谱系中的文本符号视觉化为

祛邪卫道的荧幕英雄形象。哪吒惩恶扬善的

英雄主义特质凝练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深

刻嵌入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

代受众审美经验的多元化与对角色复杂性的期

待，使得传统单一化、扁平化的英雄叙事渐显

阐释乏力。文化消费习惯的转变驱动文化生产

持续更迭，促使创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展

开重新编码和创造性转译，以回应现代主体的

精神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哪吒》系列电影

创作团队展现出对现代性生存困境的敏锐洞

察力，将现代元素和时代精神植入哪吒形象的

设计和意义编码过程。在保留英雄主义内核的

同时，制作团队在影片中融入了青年亚文化的

反叛特质与张扬的个性表达，增强了角色与现

代审美的亲和度。《哪吒》的创新绝非停留于人

物造型和影片画面设计等形式层面的视觉符号

革新上，其本质在于通过性格的立体化塑造与

情节的当代转译，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

化。这种转化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文化底色，

又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阐释空间，在形式革

新与内容重构的辩证互动中完成了传统文化的

现代性转型。

动画产业的市场化转型构成驱动文化生产

持续更迭的深层动力，要求创作主体具有跨文

化传播的国际视野，以回应多元文化受众的审

美范式与认知图式。好莱坞影业依托成熟的文

化工业模式批量生产和输出高概念影片，虽极

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却也引发关于文

化主体性如何坚守的深层追问。在此境遇中，中

国动画的突围绝非止步于文化主体性的象征性

宣示，而是需要培育强大的文化转译能力，突破

文化符码的传播壁垒，打造具有鲜明文化标识

度与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动画作品。《哪吒》系列

电影的创作团队在技术层面积极借鉴国际电影

工业的前沿技术，在文化层面也并非对传统符

码的简单复刻，而是将东方美学深度熔铸于角

色造型、画面构图以及氛围营造之中，并通过叙

事策略的革新与内容表达的深化，赋予哪吒形

象以更深层的哲学意蕴。当影片围绕成长困境、

命运抗争与自我救赎等人类生存论共通性哲学

命题展开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便超越

文化边界，以普适性的精神内核唤起跨文化受

众的情感共鸣。质言之，《哪吒》系列电影在形

象建构和精神内核的双重突破，恰恰回应了当

代社会的文化心理需求，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

创作者在文化的深度开掘与提升文化的国际传

播效能上的能力。

（二）数字技术发展对“丑哪吒”视觉奇观

的建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文化产业的

发展亦是如此，文化产品的生产始终受到物质

生产方式的制约。哪吒形象的创新离不开技术

条件的支撑，数字技术几乎涉及动画电影制作

的所有环节。《哪吒2》的完成，集中了“主创团

队4000余人”和“近140家中国动画公司”[1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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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构建了一个覆盖建模、特效制作、渲染等

所有关键环节的全流程矩阵化执行体系。可以

说，从神话小说到2D动画电影，再到3D电影，

表现形式的革新直接依赖于物质生产技术的进

步。“自20世纪90年代数字动画的问世，3D动

画、CG虚拟特效、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广泛

运用到动画制作”[15]，数字技术的具身性介入，

不仅改变了动画的制作模式，还提升了视听表

达的层次，使得作品在情感传递和文化表达上

更为精准有效。

数字技术的介入为“丑哪吒”这一兼具生

命力、情感深度与视觉震撼力的高度艺术化存

在提供了技术可能。其形象建构过程凸显了技

术媒介对艺术表达的深入介入。在人物外貌视

觉表征的塑造层面，创作团队依托数字建模技

术的精密运算，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具反叛特质

的“丑萌”肉身，这种颠覆性视觉建构突破了传

统动画美学的既定范式。在人物动作和表情的

设计过程中，运动捕捉技术与面部识别技术系

统的协同运用，形成了情感表达的算法模型。这

一技术实践提升了角色的细微动作与表情变化

的精准度，增强了“哪吒”动态演绎的自然流畅

度和情感表达的感染力。技术媒介介入在人物

外貌与表情的建构层面，实现了对人物多维性

格特质的揭示，使受众群体得以直观感知角色

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数字技术对动态画面

的重构，则通过算法优化的渲染技术实现视听

沉浸感的质性跃升。在粒子系统与物理引擎的

协同运算下，动态细节得以在每一帧画面中精

准呈现，既丰富了视觉符号的隐喻，又有效地传

递了角色的内心冲突。以哪吒的火焰特效为例，

其形态变化既是对“魔丸”身份暴戾特质的符

号化呈现，又隐喻了其内心的愤怒与挣扎，这种

技术赋能的符号建构，使“丑哪吒”形象获得了

更为深刻的存在实感。

此外，“丑哪吒”的神话世界在数字技术

的渲染下呈现为宏大的视觉奇观。在影片的视

觉建构层面，动画制作技术通过对光影粒子、

材质纹理与动态轨迹的精密运算提升了画面的

逼真度。这种技术介入增强了观众的观影沉浸

感，在视觉认知维度上完成了从“观看”到“在

场”的感知转型。具体到叙事场景的营造中，哪

吒与敖丙的决战时，火焰与冰霜特效交织在技

术媒介的介入下得以精准呈现，细腻而富有戏

剧性的光影变化赋予场景以强烈的动态张力，

营造出极致紧张氛围与视觉震撼，外化了哪吒

与敖丙截然相反却又互相纠缠的命运。不仅如

此，在电影《哪吒2》中，“特效镜头近2000个、

超过第一部镜头总和”[14]，电影中“裂空爪”掀

起的风云变色、“三龙王能量冲击波”的炸裂释

放以及“万箭穿心”“百万天兵压境”等动态场

景，均依托物理引擎渲染技术被精细地刻画出

来，将传统特效的“模拟现实”推向“创造超现

实”。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制作团队对数字技术

的运用未止步于视觉奇观的营造，而是深入文

化基因的转译层面，创造性地赋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意象以现代表达。制作团队以深厚的优

秀传统文化符号为根基，将青铜器纹饰、三星

堆图腾等文化遗产元素进行数字化转译，构建

起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视觉意象体系。影片中天

庭的云雾弥漫、山河社稷图的水墨渲染、海底世

界的鳞片反光等场景，均通过光谱分析和材质

建模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实现了东方

美学与现代动画视觉语言的有机融合。从技术

伦理的视角审视，技术媒介在《哪吒》动画影片

中的运用并未消解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反而通

过算法模型与创作意图的辩证互动，形成了技

术与艺术的共生机制。

（三）主流价值观在“丑哪吒”形象中的正

确引导

主流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被广泛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念，

“反映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

取向”[16]。“丑哪吒”形象的诞生，并非单纯的

艺术创新，而是深刻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文

化生产的塑造作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以维护和提高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

值追求和价值目标”[17]，“丑哪吒”形象正是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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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塑造下应运而生的。

“丑哪吒”这一颠覆性形象背后蕴含的善

良、勇气和正义等品质符 合主流价值 观的导

向。影片以亲情、友情和勇气等为叙事支点，在

娱乐性建构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仁爱、忠诚与坚

韧不拔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塑

造的“丑哪吒”不再是《哪吒闹海》中“灵珠”

转世的完美英雄少年，而是一个携带“魔丸”

印记的频生事端的、相貌怪异的“魔童”。其

非常规外貌特征与内在品质形成强烈张力，表

面呈现的怪异形象与深层蕴含的善良本性构

成戏剧性反差，形象颠覆与价值坚守的辩证统

一，实现了对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其精神

内核并未脱离主流价值体系。在亲情层面，面

对父亲的严厉管教和外界的孤立排挤，他曾反

抗亲情，但母亲的疼爱以及父亲的隐忍和牺牲

促使他重新接纳亲情，选择与父亲并肩作战，

主动承担起保护陈塘关的责任。在友情层面，

因“魔丸”身份而遭受的孤立塑造了他既渴望

友情又自我防御的矛盾性格，他与敖丙命运本

应相悖，但却结下了深厚情谊，二人最终合力

对抗天界，不惜以生命守护彼此。面对世人的

误解和根深蒂固的偏见，哪吒选择坚守自我信

念，最终完成了“不认命”的自我救赎。这一成

长历程所彰显的对真挚情感的珍视、对责任的

担当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与主流文化所倡

导的积极价值观相呼应。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天下大同”

的价值理念作为隐性文化基因，悄然影响着影

视作品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叙事。随着中华文

明主体性日益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

的包容性价值体系，与部分西方国家侵略性意

识形态形成了愈加鲜明的对比。这种价值取向

的差异，恰恰凸显出“天下大同”传统智慧所

内蕴的开放性特质。在文明互鉴维度上，我国

始终秉持承认差异性的交往伦理，既保持对他

国意识形态的辩证审视，又坚决拒斥资本主义

“普世化”叙事模式的认知陷阱，同时开展真

实、立体、全面的主体性国家形象叙事。迥异于

好莱坞商业影片中孤胆救世的叙事窠臼，《哪

吒》故事剧情实则投射出一种立足中国当代精

神场域的英雄叙事逻辑。影片中人性深度与情

感张力的元素占据了显著位置，但影片的叙事

根基并非建立在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冲突之上，

个体在与集体及命运力量的互动中寻求和谐。

哪吒自出生就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妖怪”，但在

亲情和友情的触动下，他选择直面命运，以守

护陈塘关百姓的行动挣脱了妖魔化的标签，最

终融入了“陈塘关”这一集体。这种叙事既能贴

合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又能激发观众共鸣。在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辩证

法：“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的同时也会带来公共

服务意识的生长”[18]，个人往往还是会归属到集

体中，找到自我的价值。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社

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即个体与集体在

相互融合中实现共同发展。

三、“丑哪吒”形象的文化反思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

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9](P860)

在艺术领域，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反思往往是艺

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来源。艺术家们把对生活的

观察和体验转化为艺术作品中的主题与情节，

创作出蕴含深刻社会内涵的作品。在传统认知

中，哪吒是一位英俊威武的神话英雄，但“丑哪

吒”以一种反常规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成为

国产动画的标志性符号，重塑了中华传统文化

IP的文化价值，体现出对创作者当代个体困境、

审美霸权、文化符号价值的深刻反思。

（一）“丑哪吒”作为时代镜像对个体困境

的映照

哪吒从“魔童”到英雄的转变，远不止于神

话故事的现代改编，更是一种对现代性个体化

困境的文化转译。“丑哪吒”所承载的反叛精

神及其对宿命的抗争，精准地映射了当代个体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普遍焦虑。随着“加速社

会”的来临与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当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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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日益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导致许

多年轻人深陷无力感与行动困境，甚至滋生自

我认同危机与价值虚无感。这种弥漫性的社会

心态构成了“丑哪吒”这一反英雄形象得以引发

广泛共鸣的现实基础。影片巧妙地借由“魔丸”

身份设定，将哪吒塑造成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边

缘人物，其所展现出的孤独、愤怒与挣扎，正是

当代青年在社会压力下精神困境的隐喻。在原

著《封神演义》中，哪吒被塑造为一个鲜明的反

叛者的形象，其抗争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父权与

宗法制度。哪吒在天命的指引下，历经劫难成为

了具有强大神力的神灵，完成了其神性宿命。而

在电影《哪吒》中，哪吒的反抗对象由具象的制

度压迫者转变为抽象的“命运”本身。在经历磨

砺后，他同样成为了具有强大神力的“神”，但

其核心特质却非纯粹的神性。影片着力刻画并

保留了其作为“人”的丰富情感，使其在神格之

上依然保留人的品质。“丑哪吒”形象的去神化

特质，核心体现在其对既定命运的不屈抗争以

及在逆境中坚守本真的举动上，呼应了青年群

体内心深处对自我肯定与认同的深层诉求。这

种强烈的情感共振，使得“丑哪吒”不仅是一个

虚构的角色，更成为观众情感投射和精神宣泄

的文化载体。影片以“逆天改命”为叙事主线，

艺术化地回应了当代个体对“加速社会”的抗

争与自我救赎的渴望，是对当代青年精神困境

的一种隐喻。

此外，“丑哪吒”的形象本身即构成个体在

社会中边缘化地位的具象化表征，反映出当代个

体在追求个性与自我表达时所面临的普遍性困

境。“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类，总是跟某

一种社会思潮或哲学思潮发生一定的联系。”[20]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青年

群体呈现出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中脱

离的趋向，转而致力于追求个性彰显。亚文化作

为一种蕴含反叛性和创新性的文化符号，是个

体化困境的宣泄出口，为“丑哪吒”这一反常规

的英雄形象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在亚文化

场域中，叛逆、个性、与众不同等特质常被视为

一种潮流，“丑哪吒”外在形象在相当程度上契

合了亚文化群体特有的审美和认同需求。此外，

“丑哪吒”以其“魔童”身份和叛逆性格，打破了

完美英雄的固有范式，这种内在人物形象的突

破体现了一种反叛心理，与青年亚文化中所蕴含

的对既有社会秩序的不满高度契合，展现了个

体在自我实现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丑哪

吒”形象的广泛传播也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他们

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重要符号。

（二）“丑哪吒”作为文化符号对审美霸权

的解构

审美霸权实为对“美”这一概念阐释权的

垄断，其内核 在于将审美 判断单一 化和绝 对

化。这种垄断不仅限制了“美”的多元性，也阻

碍了审美领域的自由交流。当大量新奇的视觉

现象出现在社会中时，人们的内心便开始萌发

“这是美吗”“这是丑吗”“什么是美和丑”的

意识斗争，“美”的权威意义便开始崩塌。“丑

哪吒”以颠覆性形象出现在荧幕面前，直接冲

击了单一化的美学界定，瓦解了“美即善、丑即

恶”的审美伦理的文化霸权。[21]长期以来，影视

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被禁锢于“完美型人格”这

一设定之中，俊朗外形、挺拔体态与凛然正气成

为英雄形象的统一外在表征。然而“丑哪吒”的

审美变革恰恰始于对这种符号秩序的颠覆，电

影以标志性的烟熏妆容、反讽性的颓废体态以

及“市井痞气”的行为模式，塑造出“丑萌”特

质的反传统英雄形象。这种刻意的视觉变化，

不仅使崇高的英雄形象有了世俗温度，更有效

唤起了观众对角色边缘化处境的深切共情，使

之更契合现代观众的情感体验与心理需求。此

外，传统审美逻辑是本质主义认知的缩影，先

验地将“美”与“丑”置于价值对立的两极，认为

“美”即正义、崇高与理想，“丑”即邪恶、低俗

与堕落。事实上，“美”与“丑”并非先验的，也

并非一成不变的。电影中，“丑哪吒”形象凭借

其复杂的情感层次与完整的成长轨迹，恰恰在

“丑”之表象下折射出人性的本真状态。哪吒一

出生就因“魔童”身份陷入“丑”的评价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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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遭受社会排斥，当观众目睹其在孤独境

遇中依然展现出勇气和正义时，观众对边缘性

个体的深切共情已经形成。此种设计不仅超越

了“美”与“丑”二元对立的僵化逻辑，其深意

暗合了道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

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2](P6)的辩证智慧，揭示了

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西方 文化产品长期主导的全 球化格局

中，审美话语权往往被其垄断性输出所霸占，

非西方文化的表达空间被挤压，而“哪吒”的

“出海”则以新国风美学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东

方美学魅力。截至2025年3月9日，影片《哪吒

之魔童闹海》累计票房达148.82亿元人民币，

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榜第6位，并且成为全球动

画电影票房榜第1位，该片还创造了全球单一

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纪录‌。①而此前全球影史票

房榜前十位均为好莱坞电影，这一现象更标志

着东方美学通过产业实力撬动全球文化话 语

权的重大突破。在漫威宇宙、DC宇宙等好莱

坞电影中，审美霸权体现为对特定美学风格的

推崇，视觉冲击力、英雄主义、浪漫爱情等这

些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反复出现，逐渐形成了

观众对美的固定认知。当银幕内外的观众每观

看一次好莱坞电影时，美国式的审美判断就在

认知中被强化和内化一遍，进而此类被建构的

“美”的标准将会迁移至日常生活实践与价值

判断之中。然而，在这种全球审美同质化趋势

下，《哪吒》系列电影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重构

实践。创作者并非简单拒斥西方美学，而是基

于本土文化根性与全球传播效力的双重考量，

在继承传统美学资源中的“丑怪”元素的基础

上，将“丑感”创造性转化为别具一格的“美

感”。好莱坞电影长期建构的审美霸权已经形

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当影片成功打破好莱坞电

影对全球票房榜的垄断，其文化意义已经超越

商业价值本身。《哪吒》系列电影既没有陷入

对传统美学的僵化复刻，也未完全屈从于西方

审美范式，而是以数字媒介时代的东方美学重

构打破单一审美标准的垄断格局，向世界传达

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于多元包容、和谐共

生、交流互鉴。

（三）“丑哪吒”作为消费符号对文化价值

的重塑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该如何理解“丑哪吒”

形象在现代动画电影中的创新性重构？这一形

象已然由传统神话意象蜕变为极具市场吸引

力的现代消费符号。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不

仅体现在哪吒形象视觉创新及其衍生的商业价

值中，更彰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换和创新性发展上。一方面，从商业层面来看，

“丑哪吒”在重塑消费群体对传统意象的认知

过程中成为具有显著经济效应的消费符号。当

丑萌可爱的独特形象和善良大爱的精神内核糅

合而成的哪吒人物满足消费者心理期待时，现

象级的票房奇迹、跨媒介开发的优质IP及衍生

品、品牌跨界合作等便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变现

能力。这不仅为关联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也推动了以文化IP为驱动的文化产业的发

展。《哪吒2》上映以来，“丑哪吒”的Q版模型、

挂件、徽章等周边产品掀起抢购热潮，“电影衍

生出主题乐园、潮玩手办、联名商品等10多个产

品系列，带动‘谷子经济’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

过40%。哪吒盲盒预售排期达4个月，部分款式

溢价超200%”。[23]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丑哪

吒”作为消费符号所蕴含的强大号召力和市场

潜力。这一现象为文化创作者们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法，促使他们以开放的视角去拓展传统

文化符号的商业价值与市场空间。这种思路与

方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深度洞察当代受众的

情感结构与审美无意识，将传统文化创新性地

融入符合时代语境的叙事中，建构具有文化深

度与市场活力的新型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文化价值的传 递层面，“丑哪吒”源自中国

古代神话故事，经由现代动画电影的创造性重

构，成为了一个跨越时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消

①数据来源于猫眼专业版数据和Box Office Mojo全球票房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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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符号，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

中的再生性文化能量与持续性影响力。鲍德里

亚将符号消费定义为生存方式，是当代社会获

得身份、意义和声望的一种渠道。[24]故而，消费

行为也与商品蕴含的符号价值深度绑定。个体

利用消费中的符号内容来反映其对某个社会群

体的认同及归属，消费成为身份认同获取、发

展与维系的关键实践。在“丑哪吒”的形象建构

中，观众既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积淀，又能感知到现代审美与视觉科技的深

度融合。这种双重体验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

是通过技术媒介实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的

辩证统一，使“丑哪吒”形象升华为具有能产性

的文化符号，在历史传统与当代精神之间构建

起意义链接的桥梁。《哪吒》系列电影的票房突

破与衍生品市场的繁荣景象，折射出受众通过

这一文化符号进行民族认同展示的趋势。其内

在驱动力既包含个体对文化符号的自我认同，

更蕴含着集体层面的民族自豪感建构。在此过

程中，“哪吒”已超越单一的文化产品属性，演

变为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象征性符号，持续参与

着文化认同的建构实践。

四、结语

“丑哪吒”形象的诞生，是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原版小说《封神演义》

到动画电影《哪吒》，哪吒形象的价值传达发生

了转移，从反父权反封建向自我实现的方向转

移，体现了时代的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电

影创作团队对哪吒形象的现代化改造是建立在

动画产业市场化、数字技术发展和主流价值观

的引导之上的。同时，文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哪吒”这一文化符号一经生成便具有了相对

独立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哪吒”不仅

是文学与艺术的结晶，更是承载着民族文化记

忆的载体，不仅传承历史智慧与道德，还是增

强集体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哪吒形象的改造

既是对当代社会个体困境的反映，又是对审美

霸权的解构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塑，使“哪

吒”这一文化符号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和时

代价值。在商业化浪潮中，哪吒形象所蕴含的

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核仍然贯穿其中，体现

了文化产品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

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

的优秀文化。”[25](P317)在此背景下，“丑哪吒”形

象的成功塑造，为其他传统文化IP的现代转型

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只有深深植根于

现实生活的土壤，文化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

命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原

则，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更大发展，

促进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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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of the Animated Image of “Ugly Nezha”
XIE Gu

Abstract: Unde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 mythological 
figure of Nezh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constantly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Ming 
Dynasty fantasy novel Fengshen Yanyi , the image of Nezha is deeply imprinted with the imprint of feudal 
society, and his fate is dominated by “destiny” and “calam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mage of Nezha has transformed from a domineering young man in Fengshen Yanyi  to a heroic young 
man pursuing justice in the animated film Nezha Nao Hai . The negative elements of fate and retribution 
in the original work have gradually faded away.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imation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values, the animated films Nezha: The Birth of the Demon Child  and its sequel 
Nezha: Demon Child Conquers the Sea  have been released one after another. Nezha has achieved a more 
contemporary symbol reconstruction, and an “ugly Nezha” animated image that dares to resist fate and 
break through prejudice has been generated. As a reflective symbol, the image of “Ugly Nezha” reflects the 
common anxiety faced by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and the universa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pursuing individuality and self-expression.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beauty 
is good, ugliness is evil”, it breaks the monopoly pattern of a single aesthetic standard with unique Eastern 
aesthetics. The reshaping of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Nezha” symbol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visual 
innovation of Nezha’s image and its derived commercial value, but also i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ing the new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Nezha animated character; cultural symbol; reshaping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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